
一 见到“镇宅之宝”

这位收藏家叫符春晓，打小喜欢集邮，后
入职国营工厂， 接着南下经济特区， 闯荡香
港，中年后散尽家财，收藏革命文献，如今无
论藏品数量和珍稀度，他在圈内都颇有声望。

来到他位于广州的工作室， 被藏品挤得
近乎局促的空间让人有点手足无措。 符春晓
年过七旬，除必要的收集和办展，多数时间都
投入整理工作：能捐的捐，能换的换，要配套
的配套，并当场编号、登记造册。记者看到，符
春晓的女儿把当天计划规整的藏品一一摆到
桌面，由父亲逐一过目，按照年代、地区及历
史关系归类。

整理时，符春晓有些“如履薄冰”，眼睛几
乎贴在文献表面，又努力避免身体触碰。 “它
们太脆弱了，当年纸张不好，难以保存，可它
们承载的历史又那么厚重， 来不得半点闪
失。 ”不巧，符春晓想用镊子给一张红军邮票
移个地方，不想劲大了，给票面留出夹痕，脸
上顿时露出了自责。

符春晓最开心的是成气候的红军邮品收
藏，以“独特、成套、成系列”闻名业界。 “今年
是建党百年，弘扬红色文化正逢其时，我觉
得让藏品‘活’起来，才真正有意义。 ”他表
示，若不解答藏品所携带的历史密码，传递
一种价值观，“至少在中国，收藏的意义就消
减大半”。

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心， 符春晓难得地
拿出了“镇宅之宝”。 “别看面值才三角钱，可
存世不超十张”，他指着一枚仅有两个指甲盖
大的邮票说，“它叫《进军图》，是江西中央苏
区在 1932年发行， 距今快 90年了”。 画面
中，红军战士列队行进，枪如林，人如潮，不可
阻挡。 “红军初创时，不少人存在单纯军事观
点，不重视宣传，导致群众不了解党的性质宗
旨。随着根据地巩固，党中央意识到宣传的重
要性，而邮票就是很有效的手段。邮票具有画
面语言，实用性又强，特定时候能当辅币用，

群众乐于接受。 ”符春晓娓娓道来，像《进军
图》就是著名的“扩红邮票”，有力配合了苏区
的“扩大红军”运动，激发起广大群众参军参
战热情，“尤其到了 1934 年国民党第五次
‘围剿’，形势严峻，苏区邮政更推出《进军图》

小型张， 幅面增至 10厘米宽、7.5厘米高，左
右印有 ‘苏区扩红成功万岁’‘扩大铁的工农
红军’标语，而下面是一行字‘一九三四’，这
都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珍稀度与《进军图》不相上下的，还有一
份通行证，是苏区颁给盐商的。中央苏区不产
盐，而敌人又实行严酷封锁，抓住与苏区通商
的人就会枪毙，即使有个别盐商弄来卖，一方
面价格昂贵，敌占区花一元钱买七斤盐，到苏
区要卖一元三角一斤， 另一方面， 盐数量稀
少， 不能解决苏区军民需求。 符春晓告诉记
者，自己曾带着这份通行证重回苏区故地，挖
掘到它背后那沉甸甸的故事———“为了不影
响红军战斗力和农民劳动能力， 哪怕颁证的
后方机关人员， 都拿厕所旁挖出的土去熬硝
盐吃。 这种硝盐非常苦，只略带咸味，勉强算
是‘调味品’。我在瑞金采访到一位老人，他亲
眼看到苏区机关修厕所挖土时， 毛泽东等首
长都不怕脏，不嫌臭，一起参加挖土熬盐。 即
便出差时分到一小瓶盐， 干部们也都会拿出
来放进菜里，和大家一起食用。 ”

二 用“心”得到“珍品”

自古“巴蜀多奇士”，至少在收藏界，生于
四川达县（今为达州）的符春晓被公认为一位
奇人。受家庭影响，他很小爱上邮票，“常常不
吃早饭，攒下钱去买邮局的盖销票，花花绿绿
的，但只知道好看。 ”直到 1966年的一次偶
遇，他才发现方寸邮票间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县里来了个老红军、创建红三十三军的名将
王维舟，带着他的警卫员。 我认识警卫员，他
告诉我，王维舟是喝过‘洋墨水’的大才子，能
写，能画，还能作诗，川陕苏区最早的邮票就
是他设计的。 ”

土地革命中， 涵盖达县的川陕苏区是全
国“第二大苏区”，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半，但共
产党人依然建立起新型工农政权， 进行治国
安邦的开创性尝试， 为将来的新中国进行了
有益的预演。 “从带镰刀锤头标记的铜元，到

刻于房屋牌坊上的‘打倒军阀棒老二（方言指
土匪）’等红色标语，都体现了为人民打江山
的政党是不可能被刺刀所消灭的。”符春晓说，

“只要你有心， 收藏红色文献时必然会睹物生
情，被这些不朽的人所打动。 有一次，我以巨
大代价寻获王维舟设计的邮票 《红军战士
图》，送回以他老人家命名的纪念馆，完成仪
式后，我特意跑到刻着红军标语‘赤化全川’

的山底下，久久凝望，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

从红色故乡走来， 符春晓在红色文献收

藏方面一发不可收。 “不可否认，我的藏品，九
成多是花钱买的， 但最珍贵的藏品是买不来
的，只有原来的主人觉得你懂得它的价值，在
乎它的历史，才会放心地交给你。 ”

1996年，符春晓搜集到中央苏区的几个
有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均指向江西水南镇的
尊德堂。 “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寄信者都是红
军赫赫有名的指挥员， 而为什么他们都给尊
德堂去信？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强烈的好奇
心驱使符春晓连跑好几趟，“当年的尊德堂早
已不在，就剩下半截砖墙和几根石柱，村民觉
得我像个怪人，总在这个本地人都没注意的地
方转悠啥呢？”有几个老人问起来，符春晓便拿
出那几个信封， 希望知道尊德堂曾住过什么
人，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江西老表的口音，让
我听起来很吃力， 但终于弄清了这里竟是红
军独立师师部， 在优势敌军重重围困下坚持
一年多。 ”符春晓记得，有个老人越说越激动，

“硬是把我拉到家里，用颤巍巍的手将珍藏的
早期红四军袖标赠给我， 我知道这个东西的
市场价值，想掏 1000元现金酬谢，可他说，

袖标交给你，是相信你会把它放在心里。 ”

三 承载史实更不凡

采访进行中，符春晓的手机响了，是一个
拍卖行老板打来的， 表示愿以高价收购闽西
苏区的一套邮票， 符春晓没有同意，“如果是
为了钱去搞收藏， 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他告诉记者， 革命文献文物的终极目的不是
为收藏者或单纯史学家服务，而是为大众、社
会和国家服务，“一个明智的收藏者应当是历
史殿堂的看门人，是文化与历史的服务生，而
不是垄断资源，公器私用”。

在符春晓眼中， 过世的好友彭培进给自
己做出了榜样，“他是南洋华侨， 后来定居香

港”，几十年海外生涯里，彭培进搜到很多价
值不斐的邮票， 他也随行就市， 参与邮品流
通，独独中国革命题材的邮品不在其列。这位
身板厚实、能说流利普通话的老先生，把红色
邮品的搜集与宣传看得比经济效益更重，“经
过多年积累，他形成了风格，尤其 1932年中
央苏区发行的酱紫色邮票《地球图》在集邮界
享有盛名。他和我亦师亦友，谈论红色文化之
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
侨，今天最感自豪的是，共产党才真正让中国
站起来，让外国人意识到这头‘东方雄狮’不
可辱、不可轻”。 最后岁月里，彭培进把房子、

存款及生肖猴票等珍贵邮品都留给家人，却
专门把红色邮票转给符春晓， 他只说了这样
的话：“别让邮票躺在冷冷的私人展柜里，要
让它们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

“圈外人可能不大了解，世界集邮界是有
竞争的，谁拥有反映重要史实的邮中孤品，谁
就掌握话语权。 ”符春晓说，“很长一段时间，

有关中国现代史的邮票大奖， 屡屡被日本藏
家古装昭夫、水原明窗夺得，特别是当他们拿
出稀有的苏区邮票时， 中国人感到了压力与
责任”。国内外收藏界有个公论，那就是 1930

年赣西南根据地出过一套三枚赤色邮票，“我
尽了全力，也只找到其中两枚，就差一张八分
的邮票，正是像彭培进这样的挚友，帮我凑齐
了全套， 在同外国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己的
历史解释权”。

在符春晓看来，藏品价值不能光靠市场
标价来决定，各种各样的实物和文献能从微
观角度透视一个时代的轨迹，正所谓“看似
寻常物，皆可入青史”。 “一位博物馆馆长明
确告诉我，价格高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珍品。”

像明清官窑瓷器市场价都很高，却并不都是
博物馆的“最爱”，如果某件普通物件蕴含一
段记忆、涉及一位重要人物、或在一个历史
重大事件中露面， 那就体现出一个稀缺性。

符春晓提到这件事，一支解放军部队曾到四
川南江抗洪抢险，解救出一位老太，阿婆总
爱谈起当年的红军：“那时， 红军条件很苦，

红七十三师伤员就住我家，我给伤员煮纱布
呀！包伤口呀……”年轻的战士非常兴奋，红
七十三师正是他们部队的前身， 老人得知
后， 主动找出当年红军用过的油灯相赠，成
为部队的传家宝。

四 中国进入“贵宾席”

不可否认， 红色藏品正受到国内外广泛
重视，这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日益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为什么行？ ”成了许多人渴望解读的课题，连
带的，红色文化已成为中国特有的“软实力”。

“我有个美国朋友，一直热衷搜集中国古
董，可最近十年，她跳脱出来，专注中国革命
与建设时代的文献文物，比如标语、年画及明
信片。 ”符春晓好奇地发现，这位“中国瓷器
迷”去江西旅游，主动绕开瓷都景德镇，徒步
爬上井冈山黄洋界哨口，找寻当年“炮声隆”

的遗迹，“谈及这段经历， 她记住了那里平坦
水泥路，舒适的农家楼，还有熟谙手机带货的
年轻人，这些井冈山人没有忘记红色传统，他
们把历史当成宝贵的财富”。 回到美国后，这
位藏家更加喜欢造型质朴却经历沧桑的老物
件，她说：“我不想停留在品味‘古老中国’，今
天，最精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
这些藏品传递了一种真理。 ”

无独有偶， 符春晓曾旁听过在香港特区
任教的法国学者莱曼的讲座，“长达几个世纪
里，国际社会的‘贵宾席’都被西方列强独占，

好像它们天生是统治者。但今天，一个社会主
义中国不可阻挡地进入‘贵宾席’，它告诉世
界， 这个红色国度能造就真正的人间奇迹”。

前年，符春晓在香港举办苏区邮票展，很多外
国人出于“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角度参观，但
随着了解的深入， 几个会讲中文的年轻 “老
外”开始超越藏品本身，谈论“中国奇迹”背后
的精神支柱，“有个美国青年对我说， 中国的
成功是有道理的”。

当记者离开符春晓的工作室时， 在其茶
几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
是没有祭坛的神庙。 没有祭坛，就没有信仰，

没有神圣的价值， 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市
场。 ”符春晓感慨地说，“几十年的收藏之后，

我觉得自己活在真实的事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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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健

方寸见丹心
    英语里，“历史”由两个词构成———“他的”和
“故事”，但中国刚走过的百年历史，岂是简单怀
旧的“他人故事”？ 建党百年的日子，记者走入一
位收藏家的世界，丰富而珍贵的革命文献文物，

把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光荣串联起来。 对于这
一点，收藏家的理解是：“过去，外国评论者对中
国革命与建设的定义是‘传说’，可后来不得不改
口叫‘传奇’。为什么？因为传说只存在于想象与
过去，而传奇连接着事实和现在，而文献文物正
是坚不可摧的牢固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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